
第五十九章 糧食供應有問題 

乾嘉十八年，這個冬天對於整個大乾來說並不好過。 

在那日想到糧食這件事後，林悠在此後的一段日子裡，便在各種事情上都留意著

關於糧草的消息。 

大軍出征自然是帶了糧草的，可這次與胡狄對峙顯然不是一時半刻就能結束，待

再過一段時間，後方運送的補給就會越來越重要。 

林悠前世不曾關心過這些，今生為了燕遠，也為了大乾能得勝，她在半個月內就

將整個糧草運送，乃至大乾境內糧草的調運、買賣摸了個門兒清。 

她也不曾想到，原來這擺在桌上的一餐一飯都是幾經波折，來的殊為不易，多虧

了林諺和林謙兩位兄長，否則這牽涉的律例、規矩太多，短短時日她根本理不清

楚。 

而將這些都理清了之後，有個問題便越發引起她的注意。 

按照大乾的舊例，似燕遠這般出征，若朝中增派糧草是由北疆傳信、兵部呈文書，

而東西則要從戶部出來，最後交由京中守軍派兵護送。 

一批糧草前前後後要經過多人之手，看起來誰也別想一手遮天，然而反過來說，

中間不管哪個環節出了問題，最後都會影響北疆的戰事。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時間過去太久，林悠已然想不起前世燕遠在北疆時關於糧草的

事情，她只隱約記得大皇兄曾押送過一次補給，在過了三疊山後遇到了一夥膽大

包天的土匪，雖然最後糧草還是送到了，但大皇兄受了很重的傷，險些喪命。 

胡狄商隊做的是藥材和皮毛的生意，聞沛找到她時說的是糧草和皮毛的生意，往

來於北地和京城乃至大乾南方的商隊大多也都是做這兩種生意，原因很簡單，因

為胡狄的藥材和皮毛能在大乾賣出價錢，可糧草為什麼能和這兩種東西相提並論？ 

大乾土地廣袤遠勝胡狄，每年糧食收成自然也會比以遊牧為生的胡狄更好，聞沛

做皮毛生意，林悠尚能認為他是和胡狄人有來往，可他或者他身後的人憑什麼篤

信糧食能在大乾賣出高價？ 

換言之，在什麼樣的情況下，糧食能賣出十倍甚至二十倍的價錢呢？ 

「公主？公主？」青溪抬手在林悠面前晃了晃，「午膳好了，先吃點東西吧。」 

林悠回過神，收回目光看向面前擺著的午膳，得了她的吩咐，近來御膳房準備的

午膳都清淡簡單，一碗白粥熬得軟糯，是她特意著青溪要的，此刻正飄散出最樸

素的米香來。 

「青溪，妳知道一樣東西會在怎樣的時候，突然間翻著倍的漲價嗎？」 

青溪微微愣了一下，想著許是公主不瞭解百姓置辦物件的靈巧心思，於是笑道：

「公主不常買東西許是不知道，這東西也講究個物以稀為貴，凡是少的、買不著

的那就是貴的，若是有什麼東西想買，定要挑這東西大量出現的時候，那會兒才

最便宜，要不怎麼百姓們都是夏季裡吃瓜，冬季裡喝湯呢，不光是冷熱，這瓜在

夏天熟，東西多了自然就便宜了。」 

林悠若有所思地點點頭，拿起勺子舀了一勺粥送入口中，白粥裡什麼調味都沒有，

只有純粹的米香味，淺淺淡淡縈繞著唇舌。 



物以稀為貴，倘若真如青溪所言，那這糧食什麼時候會貴呢？自然是沒有的時候，

所以才有沒良心的商人囤積居奇，把吃的東西賣出高價錢…… 

「不對！」林悠忽然扔下勺子站了起來。 

青溪嚇了一跳。「公主怎麼了？可是這些東西不合口味？」 

林悠搖搖頭，「不吃了，我要見嚴大人，妳讓小山找人給嚴大人傳信，我在燕府

等著他。」 

 

 

燕府裡，因著燕老夫人上了年歲，屋裡已經架起了炭盆。 

自打燕遠出征，林悠已來了這裡許多次，半數是陪著燕老夫人解悶，半數則是藉

著燕府的掩護見商沐風或者淳于婉。 

燕老夫人也習慣了，這從小看著長大的小公主如今越來越有小大人的模樣，燕老

夫人瞧著心內感懷，也不介意她用燕家打掩護。 

不過今日見的人倒有些奇怪了，竟然是刑部侍郎嚴苛嚴大人。 

燕老夫人雖然不在朝堂，可對朝堂之事也算了解，這位嚴大人可是以斷案嚴明出

名，不知那小公主見他又是為了什麼？ 

在燕府的花廳裡，林悠見到了嚴苛。 

論理她與這位嚴大人統共只見了不到五面，可事情緊急，她也懶得說那些客套之

語，單刀直入說起關於糧草的事來。 

她的猜想，便是與聞沛有關的人想在北地的糧草上動心思。 

如今已入了十月，大軍出征已有兩月，這期間已從三疊山外的郡縣調了糧食過去，

但從近來北疆的消息看，與胡狄的戰事一時半刻結束不了，戰事不結束，後頭的

補給就不能斷，遲早得從京城和周邊的州縣調糧食。 

若真有人把這條路掐斷了，到時掌控了糧草這條命脈，想要如聞沛所說增加十倍

二十倍的提價根本就不是空想，而是真的能實現的。 

嚴苛聽得眉頭緊皺，只是他仍舊保持著理智，「公主所說甚多，但都只是猜測，

倘若沒有證據，下官也不能貿然給人定罪。」 

「若不是這件事緊急，我也不可能這時候見你，那聞沛絕不能讓他再這麼逍遙。」 

「公主所說下官明白，只是那聞沛近來甚為小心，下官雖已有所佈置，但也要等

魚咬了鉤才能收網。」 

林悠是真的有些急了，「就沒有辦法再快一些嗎？我聽二皇兄提起過，北疆有鎮

北軍和出征的兩萬大軍，糧草萬不能斷，興許過不了多久京城就要再調糧去，那

聞沛當初敢找我擔保，必定是有什麼暗地裡的路子，若是不能阻攔他，難道等著

他哄抬糧價嗎？」 

嚴苛沉默了許久，才終於下定決心道：「據下官目前所查，聞沛近來與京中多位

世家子弟有所往來，北疆戰事未停，大乾不能先從裡面亂了啊。」 

「京中的世家子弟……」林悠面色忽地冷了下來，「是誰？」 

嚴苛面露難色，忽然想起當初商沐風找到他時說的那些話。 



羅家倒臺後牽連甚眾，已經很明顯地告訴他們，這京城裡真正為大乾好，為大乾

百姓考慮的早就不剩幾個了，簽了生死狀，豁出命都要去代州的燕遠算一個，敲

了朝夕鼓，留在京城卻從未因公主身分偏安一隅的林悠也算一個。 

嚴苛深吸了一口氣，他有個習慣，沒有證據的事情一向不會多與旁人言說，但今

日似乎要破例了。 

他拿起手邊的茶盞，倒了些水在桌上，而後蘸水寫下了三個字——顧平荊。 

林悠若有所思地點點頭，等送走嚴苛之後，她便陪著燕老夫人在府中散步。 

「公主今日見了嚴大人，看來頗有收穫。」 

如今已是初冬，黃葉滿地，燕府之中越顯空曠，往常燕遠練武的空地上，此時只

剩下擱置兵器的架子，因有侍從每日擦拭，故而瞧著倒是像仍有人在用一樣。 

林悠重生之後，自己都覺得比之前世勇敢了不少，但每每到了燕老夫人跟前，就

還是不自覺地想把自己當個不懂事的小姑娘。 

「悠兒也不過是想多些努力，倘若能幫到燕遠一點也好。代州那麼遠，他一定忙

於戰事，才會連封信都不曾有過。」 

燕老夫人看著林悠的樣子，一下笑了出來，「小樂陽是委屈了呀，放心，等燕遠

回來，祖母替妳教訓他。」 

林悠又展顏而笑，「燕遠最怕老夫人了，有老夫人給悠兒撐腰，悠兒再沒什麼可

怕的。」 

「可外頭到底是不安全。」燕老夫人抬起眼，看著庭院裡飄落的樹葉。 

林悠似有所感，愣了一下方道：「悠兒有分寸的，不會做那些冒險的事……」 

「好孩子，妳不必解釋，我也是過來人，明白的。可朝堂上的事到底錯綜複雜，

遠兒在北疆也定是希望妳好好的、平安的。」 

林悠扶著燕老夫人的胳膊，順著燕老夫人的視線看向院中的落葉，「應當還有段

時間才會運新的糧草去代州，只要在這之前能有所收穫，莫讓人真打上糧草的主

意那就行了，悠兒會注意安危的。」 

只是啊，這世上的事大多並不會按照人們所想的那樣去發展。 

就在林悠見過嚴苛後三日，從代州忽然傳回了一封急報，具體說了什麼，除了林

慎沒人知道，但這封急報一回來，六部便在聖上的命令下加急籌措糧草安排運送，

讓人對那急報的內容可窺一斑。 

「什麼？」淳于婉驚得捂住了嘴，還好是在定寧宮，她這麼大的反應才沒引來什

麼麻煩，「妳可知道那地方有多遠，那可是代州！悠兒，我拿妳當親姊妹，妳可

實話告訴我，妳出過京城沒有？」 

林悠有些尷尬地搖了搖頭。 

淳于婉抓著她的胳膊晃了晃，好像是想晃醒她似的，「妳連京城都沒出過就想跟

著運糧草的隊伍去代州？悠兒，是我瘋了還是妳瘋了？」 

「婉兒，我沒有瘋，我是仔細想過的。」林悠的聲音輕緩溫柔，好像在說著再尋

常不過的一件事罷了。 

淳于婉的目光中盡是焦急，「便不說妳的身分，只說是平常人家的女兒，也斷沒



有門都沒出過就自己走那麼遠的路的。」 

「婉兒，大軍作戰，糧草是重中之重，這次籌措糧草這麼急，顯然是代州出了什

麼事情。我思來想去，能走這一趟又能信得過的人根本就找不出來，我若不去，

倘若這糧草出了問題，影響了代州，誰又能幫燕遠呢？」 

「還有我啊，我好歹會鞭子，我也走過這條路，我替妳去。」淳于婉急了。 

林悠搖頭，「一則妳的身分本就可能被人盯著，二則如今京城是什麼樣子，想來

妳能感覺到，妳真的放心留商沐風在京中獨自面對嗎？」 

淳于婉微微怔住，林悠所言並沒有錯，她留在商府，確實不只因為商沐風能幫她

調查清楚她父親的事，也是因為她發現，京中有人似乎並不想讓這位新晉的戶部

主事大人好過。 

商沐風是個正統的書生，他家人不在京城，連族人也大都在揚州，商府雖有幾個

護衛，但在淳于婉看來同沒有也沒什麼兩樣，她也是因為這個才打定主意留下，

至少要保證在弄明白她父親的事情之前，商沐風不能出事。 

林悠拉著淳于婉的手，緩緩道：「婉兒，妳把那路線還有路上要注意的事都告訴

我就是了，剩下的相信我，我能應付的。」 

「悠兒，妳真的要冒這麼大的險嗎？外面那就和走江湖無異，可不像在宮城裡，

還有道理可以講。」 

林悠深吸了一口氣，她想起的是前世京中一片凌亂時的場景，那時候為了活著，

她哪還有半分公主的樣子？她是重活了一回的人，從那死境之中回來，哪裡還能

怕路上那些可能的危險呢？ 

「我沒有選擇，代州非去不可。」 

淳于婉看著林悠，想說什麼，終究沒有再開口，只長長呼出一口氣來，「把妳那

個地圖拿來吧，我幫妳畫路線。這一路上有幾個地方有我認識的人，我也告訴妳，

倘若真到了需要的時候，說不定他們能幫妳。」 

「婉兒，謝謝妳。」林悠感激地看著她。 

淳于婉拿起桌上的筆來，「不必謝我，誰讓咱們是朋友呢？不過悠兒，我聽說大

乾的姑娘都不常出門，妳要去那麼遠的地方，聖上能同意嗎？」 

林悠垂下視線，研著手中的墨，「總得試試。」 

 

 

「朕看妳就是把朕的話當作耳旁風！」 

養心殿內，茶盞砸在地上碎裂的聲音讓林悠身體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而比那碎

瓷片滿地飛濺更讓人害怕的，是盛怒之下的林慎。 

他站在桌邊，扶著桌沿，胸膛劇烈地起伏，「妳看不清如今是怎麼個形勢嗎？去

代州，虧妳能想得出來！」 

林悠跪在地上，低著頭，眼淚不受控制地撲簌簌掉了下來。 

她來請求父皇同意時便做好了被大罵一頓的準備，可她到底還是低估了帝王生氣

的後果，兩世的印象裡，這還是父皇第一次這麼生氣地教訓她。 



王德興更是嚇得不敢說話，想去收拾地上的瓷片，可看著聖上的樣子又收了那心

思，低眉斂目大氣不敢出地站在一邊。 

林慎是真的生氣了，他早就和這小女兒說過，讓她安心在宮裡等著，可她就是不

聽，屢次出宮他都讓許之誨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可這回是去代州，這麼遠的路程

豈是一個公主可以忍受的？ 

林慎是帝王，卻也是父親，他心疼這個小女兒，可一邊心疼又一邊越想越氣，覺

得終歸是沒能讓她母親帶在身邊好好教養，這才養成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 

「看來朕不好好教訓妳，妳是長不了記性了！」林慎說著，從旁邊的架子上拿起

一根不知什麼時候擱在這裡的戒尺。 

王德興瞧見驚得眼睛都瞪大了，連忙衝上前攔著，「聖上息怒，可莫要氣壞了龍

體啊！」 

聖上對樂陽公主如何，旁人看不明白，他卻是最清楚不過，平日聖上或許不怎麼

關心樂陽公主，可有什麼東西總忘不了這位，能讓聖上自己想起來的，那才是聖

上真正在乎的人。 

那戒尺是前幾日教訓兵部辦不好事的官員時尋來的，樂陽公主一個小丫頭哪裡受

得了啊！ 

王德興跟在帝王身邊幾十年了，心裡再清楚不過，他要是這會不攔下來，到時樂

陽公主受了罰，聖上心疼了，這鍋就得由他這個沒有勸說的總管太監來背。 

林慎正在氣頭上，哪裡會聽，越過王德興就要把戒尺招呼到林悠身上，正在這時，

殿門砰一下被人撞開，林謙推著林諺從外頭閃了進來。 

「父皇，使不得！可使不得！」眼見著父皇手裡拿著柄戒尺，林謙也顧不得什麼

行禮不行禮了，衝上來就抱住自己父皇的胳膊。 

林慎皺眉，「你們到這來做什麼？」 

林諺還算冷靜，他連忙行了禮道：「兒臣聽說樂陽妹妹在此，心裡擔憂，便貿然

前來。父皇，樂陽妹妹年輕，也不知外面危險重重，難免有疏漏之處，還請父皇

念在她及笄不久，所知甚少的分上，莫要怪罪於她。」 

林慎看著長子次子都跑來阻攔，到底沒能狠下心將三個子女都教訓一通，他甩開

林謙和王德興，把那戒尺一下扔在了地上。 

「你們一個個都長大了，有主意了，連朕的話都不聽了！」 

「兒臣萬萬不敢！」林謙見父皇把戒尺扔了，連忙過去跟林悠跪一塊，表起忠心。 

他聽見景福說聖上在養心殿跟樂陽妹妹生氣可嚇壞了，都沒顧上同母妃說就趕緊

拉著大皇兄趕了過來，還好趕上了。 

林慎看著那三人跪在那，又見林悠仍舊默默掉著眼淚，不免心疼起來，但他仍冷

著臉，未將感情表露出一絲一毫，又重新坐回椅子上，「都回去吧。」 

他想起許之誨和金鱗衛暗中傳遞的消息，此前他一直派人查的慢香蘿真正的來源

有眉目了，就是那些胡狄商人，而那些人自然不是僅憑自己就能入大乾如無人之

地，毫不誇張的說，如今代州戰事緊張，京城卻也沒有旁人以為的那麼安全。 

「好好在宮裡待著，別想那些鋌而走險的事。」林慎看著面前的三個孩子，終究



只說出這麼一句來。 

從養心殿出來，林謙察覺到妹妹的心情並不好，跟著走了一段，還是沒忍住問道：

「樂陽妹妹，是不是出什麼事了？」 

林悠臉上的淚痕還未乾，她猜到了父皇會不同意，但想著興許她解釋了便有機會

改變父皇的心意呢？ 

可如今這一遭下來，顯然父皇是一定不會同意讓她跟著押運糧草的隊伍去代州的。 

可是她既然已經猜到糧草會出問題，又怎能不去管這件事呢？ 

前世燕遠在代州六年，焉知最後功敗垂成是不是就是因為當年京城一片混亂，運

去代州的糧草出了問題？ 

她努力了這麼久，不就是想改變前世的結局嗎？倘若她自己不能去，誰又能幫她

呢？ 

「樂陽妹妹，妳哪裡難受，告訴兄長，興許兄長能幫妳呢？」林諺瞧見妹妹的模

樣，心裡也有些著急。 

林悠茫然地走出一段路，忽然想到了什麼似的，抬起頭看向兩位兄長。 

「大皇兄，二皇兄，有辦法可以讓我出宮，跟著押送糧草的隊伍去代州嗎？」 

「什麼？」林謙像是被當頭劈了一道驚雷似的，一時有點沒反應過來，他又連忙

捂著自己的嘴，壓低聲音，生怕讓人聽見，「妳要去代州？」 

他總算明白父皇為什麼那麼生氣了，哪有一個公主去押送糧草，還要跑到邊關的？ 

「樂陽妹妹，代州戰事在即，再危險不過，妳怎麼會想去那裡？」林諺也是大驚，

就算知道自己這個妹妹常有些驚世駭俗的主意，但是敢往外頭跑這種事還是太出

人意料。 

「你們不覺得奇怪嗎？從燕遠有意出征開始，就總有各種各樣的事情在阻攔他，

如今大軍已到代州兩月，戰事吃緊，消息卻是斷斷續續，冬天就快來了，糧食是

重中之重，在這般情況下我怎麼可能放心呢？」 

實際上，加上聞沛此前的試探，林悠幾乎可以確認利用聞沛的那個人對糧草動了

心思，不是這一批也是下一批、下下批，若不能徹底把京城到代州的路打通，那

按照前世的發展，燕遠在代州與胡狄人僵持了六年，遲早那被人盯上的糧食會引

發代州的巨大變動。 

林諺緊緊皺著眉，「樂陽妹妹，我明白妳的擔憂，可沒有證據，我們終歸處於被

動。」 

 


